
她曾是金融圈叱咤风云的女高管， 年薪 200 万

元，管理着数千万元的资金。

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却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

年纪，因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获刑二十年。

当近 50 岁的万某走进上海市女子监狱时， 她依

然固执地认为：自己不过是“商业失败”，而非“犯罪”。

面对这个毕业于知名高校、 曾任外资银行高管

的罪犯， 监狱民警没有简单施压， 而是用法治教育

唤醒她的法律意识， 用情感沟通叩开她封闭的内心。

如今， 这个曾经拒不认罪的“金融精英”， 不仅写下了认

罪悔罪书， 还拿起了编织针， 成为监狱“爱心妈妈” 编织

队的一员。

“以前只想着自己，从没想过能为社会做什么。”万某低

着头，手中的毛衣针缓缓穿梭，“现在织着毛衣，我才明白，

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 而是能为别人带去多少温

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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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我不是骗子，只是运

气不好”

初见万某， 监狱民警对她的印

象是： 冷静、 克制， 但眼神里藏着

一种难以言说的抗拒。

“她和其他罪犯不太一样。”

负责教育改造的民警回忆， 万某能

遵守监规纪律， 但只要谈到犯罪事

实， 她就会变得警觉， “她始终认

为自己很冤枉， 所花的钱只是为了

公司融资。”

在万某的叙事里， 她的故事是

这样的： 知名高校毕业后， 她赶上

中国股市热潮， 成为证券交易员。

后来， 她抓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

机遇， 用三个月啃下四分之三的英

语词典， 成功进入某外资银行， 最

终成长为年薪 200 余万元的女高

管。 然而， 因不满海外上级调动而

辞职创业的她， 在融资过程中“操

作不当”， 触碰了法律底线。

“万某无法接受从‘金融精

英’ 到‘阶下囚’ 的身份落差， 她

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失败的创业

者。” 民警向记者介绍， “她习惯

用过去的成功来证明自己‘不会犯

罪’。”

然而， 判决书上的事实昭示着

万某的罪行。

从 2014 年开始的几年间， 万

某在提供融资中介服务过程中， 多

次虚构事实。 她伪造银行审贷会会

议纪要， 谎称能帮企业获得几亿元

授信， 骗取中介费百万元； 她虚构

人脉资源， 以帮助融资为名骗取保

证金百万元； 她谎称自己是某公司

高管， 以他人需要周转资金为名，

骗取借款千万元； 她还以实际控制

公司的名义与被害单位签订虚假协

议， 骗取保证金千万元……

万某的涉案金额高达 3000 余

万元， 这些钱款被她用于归还个人

债务、 投资、 炒股及消费。

万某的辩解在法律面前站不住

脚。

最终， 法院以合同诈骗罪、 诈

骗罪数罪并罚， 判处其有期徒刑二

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万某不服并上诉， 被驳回， 维

持原判。

从“法盲”到认罪：一场

艰难的认知重建

“像万某这样的经济犯罪罪

犯， 往往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不是

不懂法， 而是不敬法。” 女子监狱

教育改造科负责人分析， 他们大多

受过良好教育， 甚至比普通人更懂

得如何利用法律漏洞， “问题在

于， 把自己的欲望凌驾于法律之

上， 把侥幸当成常态。”

万某对法律常识并非一无所

知， 但正如她后来在认罪悔罪书中

写道的： “我对法律知识无完整认

知， 但对于是非对错还是有分辨意

识的。 究其根源是我不敬畏法律，

任由自己三观扭曲， 不择手段地将

对金钱的追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

上。”

如何让一个曾经站在社会金字

塔上层的精英， 真正从内心接受自

己“犯罪” 而非“失败”？

监狱民警采取“靶向治疗”：

一方面， 通过高频次个别教育谈

话， 围绕犯罪事实、 证据链、 法律

规定进行剖析； 另一方面， 组织万

某参加专题法律学习， 包括法律知

识授课、 认罪悔罪教育活动。

“我们不会简单说‘你错了’，

而是用事实和法律条文， 一步步引

导她正视现实。” 一位参与万某教

育改造工作的民警说， 这个过程很

艰难， “她会反驳、 辩解， 试图用

自己的逻辑说服我们。 但我们不着

急， 一遍遍地讲。”

转变是渐进的。 入监一年多

后， 万某的思想开始松动。 她不再

强调自己“冤枉”， 而是开始思考：

为什么自己的行为会被认定为犯

罪？ 那些受害者到底承受了什么？

“他们和我一样都有家庭， 我被判

刑， 可他们还要继续面对生活的压

力、 家人的埋怨。” 万某在一次发

言中哽咽，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

罪恶。”

那一刻， 万某第一次从受害者

角度看待自己的罪行， 第一次感受

到那种“欲哭无泪的绝望”。 同月，

万某提交认罪悔罪书， 表示愿意接

受法律制裁， 按计划缴纳罚金， 努

力偿还追缴款。

但监狱教育改造的目标从来不只

是让罪犯“认罪”，更是让他们“悔罪”，

并从中找到重新做人的方向。 对万某

来说，认罪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忏悔转

化为行动，才是更大的考验。

“爱心妈妈”编织：一针

一线织出救赎

在女子监狱， 有一项结合“母亲

文化” 建设理念的特殊公益活动： 组

织罪犯加入“爱心妈妈” 行列， 为贫

困山区儿童编织毛衣。 对许多人而

言， 这不仅是一次手工劳动， 更是一

场情感疗愈与道德重建， 万某便参与

其中。

2018 年， 女子监狱在市妇联的

积极引入下， 与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开展“爱心一线签—恒爱行动进

大墙” 公益慈善活动， 由企业捐赠绒

线， 组织罪犯学习编织技艺， 将成衣

赠予社会儿童及家人， 以此表达认罪

悔罪的诚心。

万某， 这个曾经叱咤金融界的女

强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她的手曾经

敲击键盘、 翻阅报表， 却对细长的毛

衣针感到生疏陌生。 刚开始， 她笨拙

地学起针织， 手指被扎了好几次， 织

出的毛衣片歪歪扭扭。 但渐渐地， 她

爱上了这个过程。

“我每次织毛衣， 会想象穿毛衣

的孩子是什么样的。” 万某告诉记者，

她会为女孩的毛衣点缀花朵， 为男孩

的毛衣选择清爽的颜色， “我想以后

能加上钩针图样， 孩子们的毛衣就更

漂亮了。”

在编织中， 万某将对儿女的思

念， 一针一线织进毛衣。 她有三个子

女， 但忙碌的工作让她从未有机会亲

手为他们织一件毛衣。 入狱后， 她对

子女的思念与日俱增， 却又害怕孩子

们怪罪， 一直不敢见面。

在监狱民警鼓励下， 万某渐渐打

开心扉， 愿意与孩子们见面。 看到孩

子们期盼的眼神， 她既温暖又悔

恨———是自己的犯罪， 让她缺席了孩

子们的成长。

“织毛衣的时候， 民警会引导我

们思考， 那些孩子需要温暖， 而我们

是不是也可以用一点一滴的善行去弥

补罪行？” 万某说， 每一次编织， 都

是一次自我对话。

这种将悔意转化为行动的过程，

正是监狱文化改造的深层用意。 “当

她们发现‘自己还能被需要’， 心门

便被打开。” 一位参与组织公益行动

的民警说， 为远方孩子织毛衣时， 也

在引导下想起那些被自己伤害过的

人， “从付出到反思， 从愧疚到弥

补———这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如今， 万某编织技艺日益精进，

正在学习钩针技法。 她将对远方孩子

的祝福， 对家人的亏欠， 都织进那一

件件毛衣里。

从个体到群体： 文化浸

润重塑罪犯新貌

万某的转变并非个例。 记者了解

到， 女子监狱十余年来以母亲文化为

核心， 对女犯进行浸润式教育， 通过

“母爱进大墙” 亲情规劝大会等多种

形式， 帮助她们在文化熏陶中重拾为

人母、 为人妻、 为人女的责任， 涵养

女性传统美德， 反思罪错， 重塑健全

人格。

在万某的转变过程中， 监狱民警

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 经验丰富的管

教民警包干负责， 开展深度个别教育

谈话； 组织参加专题法律学习， 用事

实击破心理防线； 心理咨询师介入，

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疏导负面情绪； 安

排改造表现好的其他罪犯现身说法，

发挥“同类效应”； 积极与家人沟通，

借助亲情力量感化……

“认罪悔罪、 积极改造， 对罪犯

来说， 认罪是第一步， 态度端正后才

可能重回正轨。” 女子监狱领导表示，

通过持续努力， 每年都有多名不认罪

罪犯主动书写认罪悔罪书， 表现出积

极改造意愿。

如今的万某， 不再是刚入监时那

个眼神抗拒的“金融精英”。 她能冷

静处理与其他罪犯的关系， 积极参与

各项活动， 与他人合作更加融洽。 更

重要的是， 她开始真正思考“责任”

的含义。

“我想用善行来弥补之前的罪

行。” 万某说， 不知道出狱后能做什

么， “但至少现在， 我能为山区的孩

子织一件温暖的毛衣。 这让我觉得，

自己还有价值。”


